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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按照惯例参加了一年一
度的常规体检。医院对我们这些老同志
的关怀细致入微，专门安排工作人员全
程引导，从踏入医院大门的那一刻起，便
能感受到那份温暖与贴心。

陪同导检的是位年轻小伙。当大
部分检查都顺利结束时，被告知，只剩
下五官科检查。我心想，五官科检查无
足轻重，自己虽已年近八旬，但看书从
不需戴眼镜。于是，我对身旁带路的小
伙子说道：“五官我好着呢，这关就免了
吧。”小伙子却微笑着劝说道：“来了都
来了，检查一下有益无害。”眼神中满是
诚恳。看着他那真诚的模样，我便点
头：“好吧！”

走进五官科诊室，为我检查的是一
名50多岁的女医生。她面容和蔼慈祥，
一身洁白的工作服穿在她身上，更显端
庄与专业。在整个检查过程中，她一丝
不苟。检查结束后，我接过结果单，快速
扫视一番，其他项目并无大碍，意料之
中，可当目光落在视力一栏时，“0.4”这
个数字映入眼帘，让我心头猛地一震，情
不自禁脱口而出：“视力衰退这么快！”一
直以来，我都对自己晚年的视力颇为满
意，上次检查还1.0！我不禁瞬间紧张起
来，内心满是疑惑与不安。

医生似乎看出了我的焦虑，带着些

许调侃的口吻说道：“也不是要当兵，您
这年纪，0.4够用了。”“够用”两字语气特
别加重。听了这话，我沉默了一会儿，仔
细一想：可不是？这把年纪还能不戴眼
镜读书、看报，这在同龄人中已是值得骄
傲的事情，不知有多少人羡慕呢，我应该
偷着乐才是。于是，我也笑着回应道：

“是啊！”
离开医院，走在回家的路上，女医生

那句“0.4够用了”如同一颗石子投入我
的心湖，泛起层层涟漪，引发了我深深的
思考与无尽的遐想。一部机器，随着时
间的推移，零件会慢慢老化，性能也不再
如最初那样稳定，纯属正常。使用几十
年的机器，怎能保持出厂时的标准值

呢？人的躯体又何尝不是如此，随着年
龄的增长，在体检中一些指标出现异常
或超标，其实是生命过程的正常现象，本
就不必大惊小怪，更无须为此忧心忡
忡。晚年重要的是保持身心和谐和愉
悦。把注意力从关注冰冷的数据转移到
创造温暖的生活体验上来，尽情享受晚
年生活，而不是成天担惊受怕。

然而反观现实，人们似乎总陷入“完
美主义”的怪圈。对身体，追求每项指标
都完美无缺；对生活，渴望事事顺遂圆
满；对自己和他人，也常以过高的标准苛
求。就像那些明明身体健康、家庭和睦、
事业尚可的人，却因执着于未得到的东
西，在欲望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忽略了眼
前触手可及的幸福。古人云“人生哪有
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过于追求完
美，反而可能被虚无的执念束缚，错失生
活的本真模样。

往后的日子，我将带着这份“0.4够
用了”的豁达，不再执着于生命中的缺失
和不完美，而是用心珍视每一份已有的
美好：家人的关怀、朋友的陪伴、健康的
时光，一次温馨的相遇、一顿可口的饭
菜、一篇自感满意的文章……这些看似
平淡的碎碎的日常，才是生活最珍贵的
馈赠。唯有放下贪念，学会知足，方能在
岁月的长河中，寻得内心的宁静与安然。

苏水梅

不记得从哪一天开始，眼睛开始老花了，看书时需
要先奋力聚焦几秒钟之后，才看得清楚字。

关于衰老的感受，我一直不太愿意与人交流，因为
我认为老不老是自己的事情。关于自己的衰老以及由
此引发的无助感很多用语言是无法表达出来的。即便
是你搜肠刮肚想到准确的话语来形容它，又怎么样
呢？内心的无奈丝毫不能减少。

有人劝说，老花还是抓紧去配副眼镜，不然会花得
更快。我依然从内心上抵触戴眼镜这件事，所以迟迟
没有付诸行动。15岁那年，我到城里的学校学习，开
学前的体检单上，写着我的左眼视力不好，建议尽快到
医院检查。可是，我从小在乡村里奔跑、跳跃，从来没
有觉得眼睛有什么问题。

我三姑住在城里，一听我说这事，立刻带我去医
院。她的同学在医院上班，我清楚地记得他对三姑表
述了我的“视力不好”：“左眼是弱视，最佳的矫正时间
是3到6岁，现在这个年龄只能用戴眼镜缓解，不然长
期靠右眼看东西，久而久之右眼的视力也会下降。”

三姑是城里人，也很疼爱我，立刻敦促我去配了一
副眼镜。可惜我根本就不习惯戴个眼镜。后来，自然
是没有遵医嘱定期去复查和更换镜片什么的。三十载
光阴匆匆流逝，如果不是最近老花了，我几乎已经忘记
自己曾经戴过眼镜这件事。而最令人庆幸的是，我的
右眼视力一直不错，并没有像当年医生担心的会因为
左眼弱而过度使用被“拖垮”。

年近半百，我尝试着与自己和解。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看书的时候眼睛容易累，我就刻意减少电子产
品的使用时间，不刷短视频、不刷短剧。在电脑上码字
时，给自己定闹钟，40分钟后就起来走动走动，做做家
务再回到书房。

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实际的日复一日中，
偶尔也会有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周末煲起电视剧没
完没了，所以视力的下降肯定是不可避免的了。好在
几十年坚持下来的习惯让我总能很好地平衡工作与适
度休闲之间的关系。

揉眼睛的时候我就在想，要是我年轻的时候近视
就好了，现在到年纪了，综合一下也许就不会老花了。
每每表达此感慨时，一定会遭遇回怼，谁说年轻的时候
近视老了就不会老花了？

赫尔曼·黑塞曾说：“生命中不安的游戏充满欲望，
但也并非徒劳。”的确，很多时候生活就是这样，人们总
会一边流泪一边欢笑。

蔡长兴

江滨公园
水与自然，分居两岸
在对视中，她们数着日出日落
突然，一条江，划破千年阻隔
将这同是下游的水道，鱼戏莲叶
为南，为北
水与自然从相视，到相抱、相融
诞生两个人见人爱的双胞胎
男曰文化，女曰生态
一家人其乐融融，望桃花而春笑

城北桥南
晋江的潮声，向北岸推进
刺桐城将晨光，照向南滨
两双温暖厚实的手，在云端
交错、紧握，搭起桥南崭新的筋骨
车流像溪涧一般，日夜不息
在老城的根脉与桥南的沃野间奔涌
四方云气，在此凝聚、交汇
织就一片热土——产城融合共生
看，在桥的南端
市集的灯火点燃星辰
栖居的网格漫溢温情
刺桐的花影里，古韵新声低吟浅唱
白鹭的翅尖下，绿水青山摇曳生姿
一座新城向云层生长
在晋水与泉山共筑的苍穹
绽放成一朵巨大的、鲜艳的并蒂莲

安平桥
一方石板就是一步脚印
歪歪扭扭地写着坚定的足迹
石板连起来，你的背影
已漫漶于蒙蒙海雾
桥的两侧，分卧着半个月亮
轻轻地辗转，心底的波澜
当晨曦递过来一块块石板
那双年少的赤脚，此刻
穿着一双布鞋，再次
和背倚望柱的石将军，默默对视
当站在桥头的他，嘴里说出桥的乳名
——“安平”，两边的海水瞬间合抱在一起

面食于我，总牵系些刻骨的念想。
20世纪70年代的闽南乡下，物资匮

乏得像被晒透的海绵，任你怎么攥，也挤
不出半滴油水。一碗面，是得等到生日
或年节才肯露脸的稀罕物。

小学一年级那年，学校要办运动
会。前一天，我碰巧听见班主任郑老师
和体育老师在低语：“明天中午给娃们煮
面，得奖状的，再额外加个白面馒头
……”这话像根火柴，“噌”地引燃了我心
里的火——那会儿面粉是按票供应的细
粮，金贵得很，想吃上一口实在不容易。

第二天的赛场上，我攥着垒球的手
心沁满了汗，跑道上的风刮得脸颊生疼，
可一想到那碗冒着热气的面条，还有暄
软雪白的馒头，腿肚子就像装了弹簧，浑
身的劲儿都涌了上来。最后，跑步、垒球
项目我双双夺魁！这份荣誉的背后，能
吃上一口稀罕的面食，无疑是最硬核的
动力。

转年，9岁的我因体育特长被学区
推荐到泉州市少体校参加集训。人生的
跑道，就这么因一碗面的念想往前多跨
了一大步。

时光荏苒，升入中学，家距学校5公
里，中午全靠食堂蒸的盒饭果腹。配饭
的菜，不是5分钱一碟的水煮青菜，就是
从家里带来的猪油拌酱油。同班有个女

同学，父亲是教员，每周总会有一天捧着
印着红五星的搪瓷缸回教室。缸里是炒
油面，葱花裹着猪油香漫过来，引得我直
咽口水。我总偷偷地数她筷子起落的次
数，看那金黄的面条缠在竹筷上，心里把

“要是能尝一口”的念头转了千百遍。此
情此景，真应了白居易“渴人多梦饮，饥
人多梦餐”的写照，一碗寻常油面，在那
时竟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初二那年倒先解了馋。年段组织班
委和“三好生”前往厦门举办夏令营，我
有幸参与其中。我们乘坐租来的大客
车，颠簸了两个多小时，抵达集美鳌园。
参观完陈嘉庚先生故居后，领队老师指
着棕榈树下的木桶说：“管够！”桶里是加

了包菜、香菇的汤面，还有炸得金黄的猪
油粕。我盛了满满一碗，烫得直哈气也
舍不得放，巴浪鱼干的咸香混着面香，吃
得那叫一个酣畅。饭后登鼓浪屿日光
岩，海风拂着发梢，眺望厦门岛像块翡翠
浮在蓝水里。再想起那碗面，忽然懂得

“心旷神怡”四个字，原是又饱又暖时才
有的心境。

最盼的还是立夏。那会儿乡下有讲
究，立夏吃夏面，能保全年平安。母亲头
天就把三哥和阿姐到海滩上捡来的泥螺
（闽南语称“麦螺”）、捞的小虾泡在盆
里。次日一早，厨房土灶台上，韭菜绿得
发亮，泥螺吐着泡泡，虾子挨挨挤挤着。
水一开，母亲抓把粗面撒下去，筷子搅几
圈，捞起来拌上虾汤，再铺层黄澄澄的泥
螺，辛香混着热气散开。母亲看着我们
兄妹几个吃得热火朝天，眼角满是温柔
的笑意。这一碗碗的立夏面，盛满了母
亲最朴实的关爱，也煮着家人岁岁年年
的团圆。

岁月流转，一碗碗面食宛如时光的
刻度，丈量着童年为荣誉奋力奔跑的执
着，定格了少年仰望他人碗中美味的憧
憬，珍藏着青春结伴出游的欢愉，更盛满
了母亲灶台前的殷切守望。那些与面相
关的光阴碎片，早已酿成心底的暖，无论
走多远，想起时总觉踏实安稳。

何丽红

一早，好友发来她家附近成片的芒果树，远远看过去
遮天蔽日，绿浪翻滚，一派盛夏光景。画面重点是一年一
熟密密麻麻的果实，正灿若星辰地垂挂枝头。仔细一看，
还有很多顽皮的芒果，若隐若现地躲在枝繁叶茂间挤眉
弄眼。我触景吟起“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
低”。遇上丰年，即便轻盈如花都能压枝低，更何况汁饱
肉多的芒果呢！我说，瞧这架势，今年芒果定是“大生
年”，问了贤，也说到处果实坠坠的。

果树有存在“大小年”的现象，这是老一辈人总结出
来的，意思是说一年硕果累累，一年果实稀疏。我自己也
留意观察了几年本地夏季水果，无论是龙眼还是芒果，确
实如此。究其原因，大概是丰收这年，为了实现多子多
福，为了捧出满树芳华硕果和如蜜甘甜，果树需要全力以
赴，从开花、结果、抚育，直到拉扯所有果子长大成熟，差
不多就耗尽了果树全部能量积蓄了。这茬任务完成后，
果树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阶段，以至于第二年，明显心有
余而力不足，只能表现得业绩平平，算是自我调整，被称

“小年”。到第三年，由于有足够时长的待机蓄能，“电量
满格”的果树又满血复活，于是就如王者复归，再创辉
煌。如此循环往复，形成果树自己的生命律动。

原来，自然界万物都遵循着一定的运行密码，不止动
物界需要休养生息，就连果树也暗藏玄机，自有一套存在
哲学。

这几天，好友们在山上陆续捡到很多熟落的本地芒
果，在群里晒得喜气洋洋，隔屏犹香。论身高长相，它不
如海南来的各种大芒果；论出身血统，它是土生土长的本
地芒。北纬24℃的沃土和亚热带海洋季风，连同这里的
雨水与阳光，催开满树的繁华，最终都化作舌尖的甜蜜。

本地芒味道独特，很多泉州人独爱此芒，吃法上也独
具一格，是外地人闻所未闻的“蘸酱油吃”。甜遇上咸，再
与味蕾碰撞，缠绵出一种欲说还休的旷世绝味。昨晚巧
手的好朋友把芒果混着红糖做成冰粉，也是一绝，看得人
暑气顿消，真羡慕她们把夏天玩得如此入味！

昨天回一趟老家，村头村尾也是芒果正熟，金灿灿的
果实随风掉落，遍地可见，一群结伴而行的孩子打树下过
却熟视无睹，没人逗留拾捡。

我不由得回忆往事，思绪纷纷，想起自己小时候，果
树可是稀罕物，这么大的村落，只有散栽几株龙眼树，一
株荔枝树，一两株土石榴，分别是谁家的，长在哪里，就像
坐标一样清晰地刻进村里娃的脑海里。当时村里孩子
多，一家都有三五个，正是人穷肚饿的时候，于是这几棵
果树就活成孩子们心中甜蜜的期待，从开花结果开始，村
里娃就像流连戏蝶一样，频频到树下仰望，并编织着被成
熟果实甜倒的梦。可是，果实很郁闷，因为它们从没有机
会能等到成熟，就被虎视眈眈饥肠辘辘的小“巡视组”提
前采摘。小“巡视组”也从没尝过完全熟透的果实滋味，
因为再留枝头怕夜长梦多，且僧多粥少，也不知道会落入
谁的口中，还是趁着有三五分甜味先尝为快。弟弟说，他
们会盘算谁家看龙眼树的奶奶几点做午饭，趁着那个空
隙，便上树一顿抢摘……现在讲起，皆为笑谈。

看着老家遍地的芒果无人追逐，我抚今追昔。以前，
偷摘果实被主人拿着棍子追；现在，大人拿着水果追着孩
子吃。原来，我们都在享受着时代进步的胜利果实，这种
落到实处的甜蜜，或许正是春风期许的模样。

在白瓷碗里打上一个鸡蛋搅匀，然
后放上一缕霞浦头水紫菜和一点虾皮，
用滚烫的开水冲下，白瓷碗里便翻江倒
海、韵味十足，随着紫菜和蛋花写意般
地渲染散聚，在翠绿葱花的点缀下，成
就了一碗色、香、味俱全的紫菜蛋花
汤。而我邂逅霞浦就是从这一碗芬芳
四溢的紫菜蛋花汤开始。

霞浦是闽东最古老的小县城，距今
有1700多年的历史。小皓、北岐、东壁、
花竹……小巧、别致、小众的地名，简洁
耐读又不乏诗意，让初来霞浦的我一下
子就喜欢上了这里。

霞浦的风景如黛，从远及近，一座又
一座连绵山脉，被海水缠绕，山水依依。
一大团墨色云朵，泼洒天空。清晨看太
阳“突”地一下蹦出海面，傍晚看夕阳“扑
通”一声掉进山里，只把余晖投进滩涂。

滩涂上无数竹竿，一块蓝，一块红，
一块灰，一块白，成为一道亮丽风景，海
面映着天的影子、山的影子、云朵的影
子，海水一波一波缓缓抚摸沙滩，让你
的心也时时幻化着无穷无尽的生动的
色彩。

霞浦是一颗明珠，闪烁着纯净的光
泽。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远离
世俗污染，一如既往海上作业，临海生
活，书写生活里的美好，如同我在这里清
晨喝下的一碗蛋花汤。

在一碗紫菜蛋花汤里，我开始享受

霞浦的美食和美景以及霞浦人幸福的生
活……汤里的紫色和黄色，组成了我心
中最惬意的诗歌意境，仿佛让我看到霞
浦的大海里一片片渔排，在海面漂浮，广
阔、美丽、壮观。

踏着金黄的细沙，漫步于霞浦海岸
上，任浪花轻抚脚丫，心与沙鸥齐飞于蓝
天之下。你可以陷入沉思、可以一个人
慢慢沿着沙滩行走或者和同行的人快乐
地畅拍、互逐、奔跑……而后，迎着灿烂
的阳光，安静地享受一种生活。

这里拥有中国最美海岸线，汇聚了
山地、丘陵、海湾、滩涂、海岛等一众地
貌，光影则是独一无二的画匠为一切上
色，在镜头前呈现出层次错落的美感。
一年四季，一天十二时辰，在霞浦，总能

收获不同的风光画卷，四通八达的路将
碧海、沙滩、岛礁和环海公路串点成线，
随便在某处停下来，都可以感受到自然
风光给予的视觉盛宴。

霞浦紫菜，在阳光下呈橄榄褐色，富
有光泽，拿来做汤、煮饭，都是那样的美
好，让记忆长久地刺激自己的味蕾，如同
久久不能忘却的霞浦风景。

霞浦的头水紫菜是非常有名的。第
一次长成的紫菜，头次采割，叫头水紫
菜，可从其又细又嫩的菜片和尖尖的尾
部来辨得，头水紫菜味道鲜甜甘香，爽滑
可口，颜色紫中带黑，含丰富的蛋白质、
碘、磷、钙等营养物质，是紫菜中的极品，
食用口感佳。之后收割的紫菜则被叫作
二水、三水……紫菜正成为霞浦众多特
色名片里的一张。

在霞浦，在一碗紫菜蛋花汤里，能看
到这里人的热情、看到这里风景的魅力、
看得见这里生活的包容。那漂浮的紫菜
是这里千家万户生活的细节，是编织着
岁岁平安美好愿望的缠绕。

紫菜蛋花汤里彰显的霞浦生活，
吸纳了朝阳最富生命力的元素，糅进
了最细腻的情感，蛋花和紫菜的翻滚
里显现了这里包容、开放的潜质，追求
和睦共处的胸怀。

邂逅霞浦，从一碗芬芳四溢的紫菜
蛋花汤开始，然后让那些美丽和憧憬一
点一点散开，成为不能忘怀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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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仲明

南宋王十朋守泉州日，获知南宫揭榜，泉州大捷，
欣然写下一首诗，有“龙虎乡邦地最灵”之句。据其任
职时间推算，当为乾道五年（1169）榜，榜眼石起宗就是
泉州府晋江县人。王知府另有诗，题为《新第先归者五
人，燕于黄堂，故事也。酒半，啜茶于忠献堂，持杯以
劝，即席赠诗》，可见当年泉州进士及第者远不止五人
（仅清道光《晋江县志》就载有十四人）。须知，王知府
自己虽是绍兴二十七年（1157）状元，诗书满腹，才华横
溢。然其时科场如官场黑暗，他的科途并不顺遂，所
以，得知泉州士子登科第如过江之鲫，自然欣喜万分。

“泉郡学甲于天下。”这是明代人对泉州舍得投入、
办学兴邦的褒奖。泉州重文崇教收到了丰厚的回报，
这从晋江士人在浙江诸暨的“宦迹”就可以折射出来。

道光《晋江县志》载：“黄光升字明举，号癸峰。嘉
靖己丑（1529）联捷进士（意为连续通过乡试、会试、殿
试），授长兴令，入为刑科给事中。”后来因为母亲去世，
离职守制，出为浙江佥事。他任过的官职，县志只列举

“广东副使、四川参政、广东按察使、四川右布政，寻转
左”，其实他还当过尚书。不过我关心的是，“其在浙
时，筑海塘，浚诸暨泌湖，蓄泄山阴、会稽、萧山、诸暨四
邑水”。泌湖当时是诸暨最主要的河道——浦阳江中
下游的潴水之湖，如今孕育了“珍珠之都”山下湖镇；萧
山今属杭州市，当时与其他三县同属绍兴府。

《晋江县志》又载：“陈让，字以礼，号见吾”，“少孤
贫，年十八，始就外傅”，意思就是因家贫，到十八岁才有
机会就学于师，然“读书过目成诵”。他是嘉靖辛卯
（1531）闽省乡试第一（即解元），次年进士及第，两年后
授绍兴府推官。推官分管司法，方志通常称为佐贰官。
作为辅佐之官，乾隆《绍兴府志》将他列为名宦，自然有
过人之处。传谓“增置学田，崇祀先哲”，这在光绪《诸暨
县志》里可以找到注脚：“明嘉靖十四年（1535）绍兴府推
官陈让籍其（指县北渔橹山西麓的吉祥寺）产入紫山书
院”（见《山水志》）。在紫山书院“建求放心堂、作圣堂、
礼教堂”（皆为陈氏所命名，又颜书院门曰“养正之学”）
等，共计四十间（见《学校志》）。吉祥寺等处一百七十
四亩入官田后，陈让特别吩咐，“守以养士之余，岁修葺
之”（见《金石志》）。八年后的知县遂祀陈让于作圣堂。

明代晋江对诸暨的“输出”还不止这些。《诸暨县
志》所载还有知县黄宽和张志选。黄宽，“晋江人，进
士。成化九年（1473）任”；张志选，“字行吾。晋江人，
进士。嘉靖十年（1531）任”。对这两个人，《晋江县志》
所载也不多，谓黄宽是成化八年进士；张志选为嘉靖八
年进士，著有《行吾摘稿》二卷。

清《金墩潘湖黄氏宗谱》于黄宽有些许两地县志之
外的信息：字汝栗，官至浙江（刑部）佥事，弘治六年
（1493），他得旨进阶为承德郎。是圣旨，不免说一些刑
部官员“非仁恕明敏之士官克称焉”，期望“尽审克之
能，使刑不滥而民不冤”之类的话，或可帮我们理解黄
氏之为人、为官。

张志选，与黄光升为同科进士。据其宗谱载，官至
常州知府。但康熙《常州府志》只载“嘉靖二十年
（1541）任”。

面对泉州这个“龙虎乡邦”，王十朋叹为“地最灵”，
而我却在晋江、诸暨两地县志中觅得“地长灵”之感，便
改一字为题。

附带说一说。与石起宗同榜进士的，有诸暨人黄
訚。这本不足道，但其同胞兄弟黄开（開）、黄闶、黄阁
是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黄闻也是三十年进士，连
当时的太上皇赵构都忍不住为其题“五桂联芳”之匾，
大儒朱熹则撰《五桂堂记》记其盛，唯不知这些后莅诸
暨之晋江士人有没有考证过、吟咏过。

（作者系中国县市报研究会会长）

名家

晋江：龙虎乡邦地长灵


